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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拾贝玉

丽元山札记（组诗）

姻（四川）易杉

老君观

老君观，离我的出生地
仅有几百米
解放前夕
还有几个男女道士
后遇政府改造
附近的娃娃
都到这里上小学
这是一个很紧凑的小院
四四方方
进门的两间厢房
和正殿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时候的我
除了哇哇地跟着老师念书
就是望着天花板走神
雕梁画柱，蝙蝠飞檐走壁
直到今天，我还想
这满院的风雨
为什么总是那么揪心
那些灰不溜秋的角落里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琉璃寺

在杨家桥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雷打坝
传说是八仙中的铁拐李路过时
留下的痕迹
但是，从解放前
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
老乡们谈论更多的是
有个叫琉璃寺的尼姑庙
说庙子的门一年四季都是
关闭的，说矮矮的几间
香房总是灯火一晚点到亮的
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尼
如何如何美丽仿佛聊斋里
的狐狸精或铁拐李转世
所以在乡下，深夜看书的时候
总是担心背后有一双手
突然伸进衣领，或者从她口里
吹一口气，我的油灯就灭了
这怎么了得
所以我在黄昏的时候
总是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生怕那个女尼姑化做一只狐狸
钻进我的床底下
让我的夜晚不得安宁

快活林

老君观后面的一条碎石路
有五六米宽
过了许多年还是泥酱酱
坑坑洼洼的
就在县衙门往青白江过渡船
的途中，也就是新都北门
八里地，人称高桥
从都江堰一直流下来的水
到了这里，有一个回水坨坨
水面黑漆漆的
据说有许多鱼豹子
每次从摇摇晃晃的木桥上
走过，心里像怀揣个鬼
然而，这是一块充满了神秘
又给人好奇的地方
全是因为高桥有一个
很大的河湾，树竹成林
沙堆遍地，小时候
老师经常带我们去野炊
桥头上，有一个幺妹店
人称快活林，大人们说
是解放前的时候，县衙门
往灌县押送犯人，看到这里
景色好，重要的是老板娘
长得漂亮，又爱逗人乐
当差的和犯人都喜欢歇下来
喝二两，“快活，快活！”
加上店后面有个很深的林子
快活林就这样一直喊到了现在
但是，好多人还是常把它
与三队的柏树林，或四队的
斑竹林混淆在一起
后来在单位填表格的时候
我还疑惑过，是不是《水浒传》
中武松打架的快活林

丽元山

丽元山不是山
而是有许多大石头垒成的
土坡坡，老乡称它为
高埂子。相传蜀国王开明氏
的妃子死了，就埋在
丽元山脚下。由此风水先生
看好这块宝地。
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
就想方设法地把死去的人埋在
它的附近
或者，修房造物选地基时
都要向丽元山靠齐
这种说法持续了多少年
有人说，丽元山是一条龙
的龙尾，龙头在马家普东村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那儿挖出了开明王的墓坑
迷信归迷信
但是，丽元山这个好听
的名字，老乡都喜欢
于是政府在建社区的时候
就把丽元山所在的
两个村取名为“骊元社区”

春风吹醒了沉睡一冬的校园。樱花树揉

了揉惺忪的眼睛，欣欣然睁开了眼，透出了绿

光，然后很快地都竞相冒出了扁长的叶子。新

叶子呈淡黄色，随着它的逐渐成熟，变成了深

绿色，闪耀着光亮。叶面上的脉络非常清晰，

左右对称，像无数的蝴蝶趴在树枝上随着风

儿翩翩起舞。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也

许是山区气温低的原因吧，四月下旬了樱花

还没有开放。刚过了双休日回到学校，我立刻

就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休养了一年的樱花，

一株株、一排排、一片片全部绽放了花朵。从

远处看，白如霜雪，灿若云霞。从近处看，刚开

放的花朵显粉红色，带着红晕，红中透白，白

中带红，绒绒的花朵像一个个绣球，一嘟噜一

嘟噜地挂在树枝上，像玉面含春的少女，明艳

照人。这些樱花都是重樱，花瓣的层次很多，

玲珑剔透的花瓣互相拥挤着，伸展着、喧闹

着，灼灼照人。每一个花朵都像一个风姿绰约

的少妇做出的一个娇艳的笑靥。沉浸在醉人

的樱花树下，听着花音软软，闻着花香浅浅，

无疑就是一个绝美的风姿。

坐在办公桌前，凝视着窗外的樱花，感受

着她的婉约浪漫和怡人的清香。鸟儿在树上

蹦来蹦去，呼朋引伴地欢叫着。我十分羡慕那

些机灵的鸟儿，蹲在叶边花下，零距离地亲近

着这些美丽的樱花。瞬间，我的心动了起来：

是樱花的美丽招来了鸟儿的欢乐，还是鸟儿

的欢乐带来了樱花的美丽？

樱花的娇艳秀美，一直延续着，绽放着。

那膨胀着希望的花朵，在尽最大努力地延长

着花期。然而，“樱花烂漫几多时？”大约一周

之后，盛开的花朵便凄然凋谢，落在道路上、

草地上、水沟里。微风吹来，花片纷纷扬扬，漫

天飞舞。花谢花飞花满天，飘得壮烈；没有犹

豫，没有伤感，没有留恋，落得决然。日本人有

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就是樱花的

最佳写照。

樱花凋落了，樱花树显得寒碜起来，单调

得只剩下叶子了，不再婀娜多姿，花香馥郁。

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残酷极了。走到树

下捡起一朵枯干的樱花，放到抽屉里保存起

来，作为往日的纪念。其她的落花，玉体横陈，

在风吹雨打下慢慢地“零落成泥碾作尘”，融

入了大地。我心想：悲壮的樱花，是谁给了你

生命，让你开在这平凡的树枝上？既然让你给

人间带来了欢欣鼓舞，为什么又让你在风华

正茂的一刻霏霏地凋零呢？

来年的春天，樱花树又绽开了满园的花

朵，氤氲如画，宛若仙境。我将往年收藏的落

花拿出来，与树上的鲜花作比较：花的轮廓是

一样的，花的纹理是一样的，花的气质也是一

样的。噢，我的樱花，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朵

是那一朵的替身吗？也许你们就是从一个花

柄眼里长出来的，凋落前曾经欢乐过，欢乐后

又凋落了。

然而，你们并没有悲伤，生存时尽情地欢

乐，并且向着阳光，向着梦想孜孜不倦，乐此

不疲地生长着，树干更粗了，树冠更大了，花

朵更多了，花色更艳了。

我又忽然醒悟了，觉得我昔日的哀伤实

在是多余的，简直是愚蠢可笑，杞人忧天。原

来，樱花的花开花落，不仅是植物的生命运

动，还体现了哲学的思想：花开花落，正是自

然界运行的逻辑。世间的万物都是沿着这个

轨迹而生生不息的。

我于是赞叹起樱花之殇来：你从喜马拉

雅山流落到这里，年年花开花落，繁荣凋零，

就是为了来年的新生。繁华了便毅然决然地

凋落，凋落了是为了明年更好地繁华。

樱花殇
姻（山东）丁少玉

梁家沟村的梁老汉，别看年近八旬，可

身体还像当年那样硬朗，凭着年轻时学成的

一门泥瓦工手艺，帮人修修补补的活从未间

断过，在附近的小山沟也算是个人物了。

老汉天生乐观，总也闲不住，前阵子

还在帮邻居家修房呢！可不幸的是，在那

次修房中，他不小心从梯子上滑落下来，

造成脚踝骨受伤，但经过精心治疗，身体

恢复很快。这不，刚出院没几天，就接二

连三有邻里们探望，看到墙角堆放的那些

营养品，他不禁心酸起来:“哎，还是家乡

人亲呐！咱得病有人探望，人家托办的事

咱也不能袖手不管。”

想到这里，他实在坐不住了，瞅着正在

拖地的老伴说:“孩他娘，我得去找找二贵，

让他去问问大贵，他富强大伯和玉娟婶办理

低保的事啥时能批下来，还有昨天他舅妈的

小孙女想转学到县一中的事，咱都得赶紧落

实，要不就愧对大家的一片心意了。”

“你这糟老头子，不安心养病，住院才几

天，就给孩子揽了这么多的事，何况大贵刚

当扶贫办主任，他有那个能力帮你吗？再者

说了，人家扶贫办又不是咱家的，你尽做些

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

老伴的怨愤，丝毫没有令梁老汉放弃做

法，他反而更加迫不及待起来:“你们这些女

人真是见识短！”说完，“哐当”一声带上门，

径直向二贵家走去。

二贵见父亲满面不悦，连忙上前佯装笑

脸说:“爹，您想看儿子就电话里说声呗，我

开三轮接您去，步行过来，您的脚会吃不消

的。”听了二贵善解人意的话，父亲的态度立

刻有了大转弯。

“二贵啊，这几天也不见你哥回来，你替

我找他问问，我寻思着前些时候托他给大家

办的事，也该有眉目了吧，顺便把你舅妈小

孙女想转到县一中的事也和他提提，让他抓

紧办，不能总是这样不愠不火的？”

“行啊，您放心吧，我哥上午还在县政府

开会，下午我就到单位找他，让他晚上下班

回来找您。”这下梁老汉倒是放心了许多，在

二贵送他回家的三轮车上，他竟得意地哼上

了小曲。

“爹，你快来吧，我大贵哥正在我家等您

呢！”听到儿媳妇熟悉的声音，老汉顿时感到

胸口轻松了许多，便再次向二贵家走去。

刚走到二贵家大门口，梁老汉就隐约听

见屋里传出摔杯子的声音，接着便是二贵的

怒吼声:“梁大贵，你个没人心的东西，当个

破主任没几天，你就六亲不认了，我托你办

的事你可以置之不理，可咱爹的面子你总不

能不给吧？”

“二贵，别说是咱爹的面子，就是天王老

子我也不会给！我梁大贵手中的权力是人民

给的，我就要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只要你

们揽下的那些事合情、合理、合法，我二话不

说立马办；而那些有悖良心、道德、法律的

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办！正是因为你和爹揽

下的那些事不合理法，但我又不愿伤及老人

的心，所以才一直找借口拖延到现在，老弟

呀，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大哥的苦衷吗？”说

完，只听大贵呜呜地哭出声来。

此时的梁老汉，再也无法控制激动的情

绪，他清醒地意识到儿子是很优秀的，是个

群众可信赖的好干部，是自己太难为孩子

了。想到这里，他索性将欲滴的泪水咽进肚

里，三步并作两步向自家走去。

回到家里，他拨响了大贵的电话:“大贵，

爹告诉你个事儿，你的几位伯伯、叔婶们托

爹办的事，我都找他们推脱掉了，你就安心

工作吧，把国家赋予你的权利真正用到‘为

人民服务’几个字上，爹为你骄傲！”

大贵放下话筒，望着二贵俏皮的笑脸，

禁不住大手再次向弟弟的肩上拍去，口中念

念有词:“哈哈，就数二贵鬼点子多，骗了兄

长骗老爹！”

从娘家回来，梅子又着急又疑惑。急的

是娘病得不轻，说话都困难了。疑惑的是她

为啥要送自己两团线，还有她挤牙膏似地挤

出的那句“这个……你要、要藏好，值……

5000 块”又是什么意思？

梅子看着手里的线，也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就是乡下人用来做布鞋的那种麻线，染

成了红色，绕在两个硬纸筒上。

看来娘是病糊涂了，这两团线最多值

10 块钱。唉，不管值多少钱，也是娘的一片

心意。梅子把线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赶紧

进里屋收拾衣服。她还要去医院服侍娘。

梅子的爹死得早，她娘 41 岁就开始守

寡。那时，梅子娘要种责任田，还要照顾梅子

和她两个哥哥，日子过得很艰苦。后来梅子

两个哥哥都成了城里人，梅子也嫁到邻村并

有了孩子，她娘才算熬出了头。不过，人也熬

成了老太婆。

梅子娘老了，一个人住在乡下，说啥也

不愿跟儿子去城里生活。

有一次梅子回娘家，正是吃饭的时候。

梅子揭开娘的饭锅一看，里面的饭是米和红

萝卜丁混在一起煮成的。

梅子问娘：“妈，你怎么吃这种东西？”

她娘咧嘴一笑：“我偷懒，饭和菜一块

煮，又省事，又好吃。”说完往嘴里塞了一口

饭，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可没嚼几下就噎住

了，噎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梅子的鼻子一酸：“妈，是钱不够用吧？”

她娘急了，脸都成了猪肝色：“不是，不

是，你哥给我的钱用不完！”

梅子不信，偷偷去问隔壁的老幺叔。

老幺叔说：“现在乡下和城里一样，什么

都要买，还要人情开支。你娘这么大年纪了，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舍不得歇，夏天栽辣

椒，冬天种萝卜。你两个哥哥都是大老板，也

不缺钱，她这样苦自己，不知省下俩钱做么

子？”

梅子听了，回家对娘说：“妈，以后你别

省着花钱了。”说完，拿出 200 元递给娘。

她娘拼命摇着双手：“不要，不要，我这

么大年纪了能吃多少？你们兄妹三个就你在

农村，条件差一点，我不要你的钱。”

梅子装作生气：“妈，你这是看不起我，

嫌我这个乡下女儿没出息！”

她娘听了，脸变成了茄子色，默默接过

梅子的钱。

从此后，梅子每次回家都给娘一些钱。

今天早晨，老幺叔打电话给梅子，说她

娘又犯病了，梅子赶紧往娘家跑。

梅子到娘家时，她娘拥着被子坐在床

上，头发蓬乱，双眼陷成两个小洞，双颊陷成

两个大洞，见了梅子，也不说话，那模样，就

像一具快风干的尸体。梅子吓坏了，连喊了

两声娘，她娘就是不说话，只拿眼晴盯着她。

娘以前中过两次风，这次只怕……梅子

不敢往下想。

老幺叔在旁边劝她：“你不要急，等会你

哥哥回来，马上把你娘送医院。”

梅子心里稍安，偶一回头，看到床头柜

上有一只碗，碗里是半碗米饭，还有两根酸

豆角。梅子的心颤了一下。

不久，梅子的两个哥哥到家了，兄妹三

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由两个哥哥把娘送到

医院，梅子回家带上换洗的衣服，然后赶到

医院服侍娘。可梅子要走时，她娘忽然开口

说话了，还送给她两团线。

梅子很快收拾好了换洗的衣服，正准备

出门，10 岁的儿子像一阵风似地跑进屋里：

“妈妈，钱，钱！”

儿子一手拿着一沓百元钞票，一手拿着

纸筒，身后拖着一根长长的红色麻线。

梅子一惊：“你手里的钱是哪里来的？”

儿子说：“钱是线里面的。我放风筝，放

着放着就看到了里面的钱。”

原来，儿子看到堂屋的八仙桌上有两团

麻线，就拿了一团去放风筝，没想到放出了

钱。

梅子呆了呆，发疯似的拿起另一团线，

飞快地扯线，线扯完了，果然看到了钱。那些

钱一张张整齐地绕在纸筒上。

梅子把所有的钱数了数，刚好 5000块。

梅子拿着钱，泪如泉涌。

这时，手机响了，梅子的哥哥在电话里

说：“娘刚刚走了。”

地铁车厢里，座无虚席。高爷爷刚刚迈进车

门，一位小伙子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热情地说：

“大爷，您坐。”

让座比找座还快，高爷爷“呃”了一声，迟疑

着，并没有马上坐下。

高爷爷刚退休，这是第一次被让座，有些不

大习惯。客气地说：“谢谢！不好意思。年轻人上

班也挺累，您坐吧。”小伙子没回应，靠上柱子站

着，看手机去了。

座位闲置，小伙子站着。高爷爷只好坐下

来。他心里并不舒坦。退休了，不再受上下班时

间限制，也不再忙忙碌碌，但是，离开了朝夕相

处的同事，离开了熟悉的工作环境，还不大适

应，处于心理调整的过度期。

邻座一位年轻人与高爷爷搭话：“大爷多大了？”

高爷爷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外貌，怎

么看自己的衰老程度。他退休后，不再染发，上

班时难以掩盖的白，现在任其蓬勃，已白得透

顶。年轻人正好是一面镜子。他反问年轻人：“你

看有多大？”

年轻人端详了一会儿，也是一个疑问句：

“有 70 岁没？”

高爷爷心里咯噔一下：“有那么老吗？我刚

退休，60。”

年轻人又看了看，说：“嗯，细看，并不老。主

要是你这头发……”

高爷爷苦笑着。

回到家里，高爷爷还记着让座的事，对老伴

和孙子说：“今天，第一次遇见有人给我让座。第

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老伴满不在意：“那你还能总不老哇！咱俩结

婚的时候，你小姨子不就说你长得老型吗！让座，

人家敬老爱幼，是好事。怎么还不高兴呢？毛病！”

刚满 10 岁的孙子小明插嘴：“爷爷不老，白

发，也看不出来衰老。”

孙子的话，爷爷听进去了：“还是小明说的

对！老，我也不能老得那么快呀！”

第二天，爷爷带小明外出，又来到地铁列车上。

车厢里只有一个空位。爷爷让小明，小明让

爷爷。爷爷呶呶嘴，执意让小明。小明好像突然

想起什么，二话没说，立刻坐下了。

爷爷一只手抓住扶手，一只手掏出手机，聚

精会神，旁若无人。

这时，坐在小明旁边的一位阿姨看到了，想

给爷爷让座。刚要起身，却被小明轻轻拽了一下

衣襟。阿姨奇怪地看着小明，纳闷。

坐在小明另一侧的叔叔看到了，也想让座。

合上正在看着的书本，准备站起来，小明用一根

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大腿，不让叔叔起来。叔叔

不解地看着他。

小明背对爷爷，把手指竖在嘴唇上，要叔叔

和阿姨莫吱声。轻轻摆手，暗示不要让座。

到站，爷爷和小明走出来。

爷爷很开心的样子，边走边对小明说：“今天

挺高兴，没有人给我让座，说明我还不老！”

小明听了，咯咯笑个不停。

爷爷也笑了，那笑，发自内心，笑得那么甜。

一辆 531 路公交车疾驶而来，“嘎”地一

声停靠在隆中市常红路公交站台，他被蜂拥

而上的人流裹挟到车上。

他一手抓紧驾驶室旁边的扶手，吃力地

平衡着自己的身体，一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

一个皱巴巴的蓝色小本本，谦恭地递到司机

面前，脸上堆满媚笑。

“这个没有用，投钱！”司机长得五大三

粗，操着浓重的襄江口音，中气十足地朝他

喝斥。

司机的喝斥声，成功地吸引了乘客们的

眼球，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

正一瘸一拐向车厢后面挤去的他，愣在

了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投钱！”司机的喝斥声再次撞击乘客们

的耳膜，喝斥声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了。

他停在原地，身体失去了平衡，试图伸

手去抓扶手，一个趔趄，蓝色小本本无声地

滑落车上。温暖的阳光，透过厚实的车窗玻

璃，照在篮色小本本上，“残疾证”三个金色

大字分外刺眼。

车内一片沉默。

“我来帮他投钱吧！”一位姑娘站出来，挤

到投币箱前，两元硬币从她手中投进钱箱。

她弯腰拾起残疾证，搀扶着他，向她的

座位挤去，春天般的微笑始终挂在她的脸

上。拥挤的过道上，乘客们纷纷让路。

坐在驾驶室里纹丝不动的司机，终于启

动了车子。

车开了，悦耳的女中音在车厢里循环响

起：“乘客朋友们，欢迎乘坐 531 路公交车！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千湖省文明城市———襄

江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建文明家园！”

让座
■（广东）王工一

公交车上
■（湖北）孙少平

梁老汉的心事
■（湖南）赵建平

娘心似线
姻（湖南）云静水闲


